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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少年成长书系”是报告文学集，至
今已出版三辑。2024年8月出版第一辑《那是
一条条问河》，2025年8月出版第二辑《心可
以比宇宙更大》，2026 年 6 月推出了第三辑

《少年之光》。第三辑的编撰计划由科学总顾
问、生物与化学科学家樊春海院士敲定。整个
创作过程历经波折。樊院士逐一沟通邀约各
位院士接受采访。受访者大多事务繁重、时间
紧张，部分还承担重要行政职务。经多方沟通
阐释丛书面向青少年的创作初衷，采访工作
才得以逐步推进。本辑创作团队也做了较大
调整，吸纳了一批新的创作力量，基本上实现
了一人一篇的创作模式。

文集同名篇目《少年之光》是由陈伯吹先
生之子陈佳洱院士口述，由陈院士的儿子陈星
执笔的。陈院士口述道：“回想一生，总觉得那
些少年时的日子，像一束光，照亮了我后来的
路。”他说起小时候读父亲陈伯吹的长篇叙事
诗《伟人孙中山》的印象，在6岁少年的心中种
下了“珍惜光阴，干事业的种子”。父亲的科学
童话《十一个奇怪的人》以及父亲用绸布和玻
璃摩擦表演纸人儿在玻璃上跳舞，成了他最早
的科学启蒙。上小学时，上海沦陷，他亲身感受
到父母对日寇坚决抗争，母亲因病住院不愿被日军抓
走，宁可跳楼。父亲写下了《华家的儿子》《火线下的孩
子》，使他懂得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中国人。在文章的结
尾我看到这样一段话：“回想一生，我最感激的是那段少
年之光。它像一盏灯，照亮了我从上海小巷到北京大学的
路。”这些年少时的宝贵经历就是他所说的“少年之光”。由
此，我想到了两层意思：一层是，这“少年之光”是院士们
的少年时代特别的、独有的一道光亮；另一层是，无论高
低贵贱，每个人的少年时代都被一束岁月的光照着。

静心而思，“少年之光”也可以有更多的解析。
其一，少年之光是天性之光。好动、爱玩是孩子们与

生俱来的本性。从表面上看，这显现出的似乎是野气、粗
气。其实不然，这是生命萌动的勃发，是无拘无束、任意
天成。倘若少年时期得到了天性的释放，这对儿童心理、
性格的健康成长，有着积极意义。我们在第三辑中可以
看到，徐红星院士在河西村小学念书时，是有名的“玩儿
霸”。他什么都爱玩、什么都敢玩：在小沟、小渠、小河中
蹚水摸鱼、摸虾、游水；在田野上撒腿疯奔，在巷子里玩
滚铁圈；追着巡回电影放映队，一遍又一遍地看《大闹天
宫》；在小人书摊看连环画，一直看到父母喊他回家吃晚
饭；小小的年纪，就横渡了家乡最宽阔的善后河……在
玩中开拓了眼界，增加了勇气与胆识。正是这份在少年
时代尽情释放的天性，滋养了他日后探索未知的好奇心
与敢于突破的勇气，成为照亮其科学之路的那束光。

其二，少年之光是立志之光。少年时代的立志觉
醒，是生命意识的觉醒。在家庭与父辈潜移默化的熏陶
之下，内心的理想火种被骤然点燃，带来心灵深处的震
颤，深刻影响往后的人生道路。杨万泰院士的父亲是乡
村合作社的会计。在那个年代，父亲在煤油灯的土坯屋
内，一手翻账本，一手拨弄算盘的身影，始终印在他年

幼的记忆里。他记住了父亲常说的一段话：
“日子穷点不怕，怕是心里没光。不管家里什
么条件，你们都要读书。知识，才是改变命运
的唯一路子。”这段话，像一颗种子，深深埋
进了万泰幼小的心田。他就从这土坯屋煤油

灯下的微光中，走向了神圣的科学殿堂。
其三，少年之光是智慧之光。人生最初的智慧萌

芽，往往诞生于平凡日常。如同火种自然迸出火星，无
需刻意强求。有时一场饶有趣味的游戏，便足以闪耀出
智慧的光亮。譬如，林忠钦是曾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他谈起小时候“拍24点”游戏的故事：

“我从小对数字感兴趣，所以从小就喜欢数学，这让我
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有趣世界。”他对小时候的其他游戏
都已经淡忘，唯独一直记着“拍24点”。这个游戏的规则
是：每次放四张扑克牌，运用加减乘除，谁先算出24点
就获胜。最快算出的拍一下台子为胜。小忠钦是“24点
大王”，他不拍台子，用两个手指在桌上点碰一下。这个
藏着数学奥秘的简单游戏，一直陪伴院士至今。少年时
期这些朴素的智趣体验，沉淀为心底的内在动力，为日
后的科研求索埋下伏笔。

其四，少年之光是正气之光。阳光少年，一身正气，
当是中华好儿郎。陈洪渊院士曾是一个从小渔村走出
来的少年。他年幼时学写字的故事，尽显少年正气。8岁
那年，父亲教他写毛笔字“人”字。父亲说：“人字一撇一
捺很简单，要写好可不容易。要挺正地立着，不能半点歪
斜。做人也一样。”他记住了。为了写好一个“海”，他到退
潮之后的沙滩练写，反反复复不知多少遍，终于把“海”
写好了。他就是这样，从海滩上成长起来，奔向科学大道
而去。这份孩童时期根植于心的立身准则，化作一生行
事的精神底色，指引他在科研道路上行端、走稳。

少年之光，可以是天性的舒展，是志向的萌发，也
可以是智慧的闪现，是正气的涵养。它或许微弱，却足
够明亮。希望每一位少年读者都能在院士的故事里，看
见自己的光。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从传统到现代：儿歌的发展历史

近年来，在新时代创作和接受环境推动下，儿歌创作与传
播，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重视。《文艺报》发起了“新时代儿歌
创作与传播工程”的征文、推广活动；已经设奖近十年的“骆宾
王国际儿童诗歌大赛”，在今年的第五届赛事中，首次新增了
成人组儿歌征文门类；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面向全社会征集
原创儿歌作品、拟择优结集出版。在这样的创作背景下，我们
也发现，一些有心的创作者对儿歌这一体裁的特质了解不
够，尤其是对儿歌与儿童诗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认识还不够
清晰、透彻。

举例来说，某次儿歌征文，收到了这样一首作品：“我捉
住一只灰色的小鸟/放进小小的匣子里/想不到，春天竟哭了/
春天说，/她丢失了一双眼睛”。这篇作品以“灰色的小鸟”象征
春天的“视觉”，当孩子将小鸟“放进小小的匣子里”，春天就丢
失了自己的“眼睛”。作品篇幅短小，意象、修辞和意蕴，都有可
圈可点之处，但评委们一致认为，这篇作品不具备儿歌音韵节
奏明快、朗朗上口的特点，因此不属于儿歌作品，或可归入儿童
诗范畴。

儿歌是一种古老的儿童文学体裁。它从寻常的民间生活
和质朴的童年游戏中生长而来，像一束束亲切的火焰，在童年
世界里哔剥着小小的明亮的快乐。那些朴素明快而又富于节
奏和情味的儿歌，曾经点缀了无数代人的童年时光，也把无数
代已经逝去的童年，保存在它们活泼的声韵之中。经过千百年
的生活和艺术锤炼，儿歌形成了篇幅短小、结构齐整、语言质
朴、韵律分明的艺术特征。早在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获得其
文类的自觉意识之前，那些代代口耳相传的传统儿歌童谣就
为孩子们提供着吟唱游戏的丰富乐趣。例如河北民间儿歌《小
妮》：“小妮，小妮，/上树摘枣，/掉了花鞋，/露出小脚。”作品短
小明快，其中小妮的上树“摘枣”动作，则同时包含了游戏与劳
作两种解读的可能，不同的解读使后面“掉了花鞋/露出小脚”
的描写，也产生不同的意味。这就使这首简单的歌谣变得蕴意
丰富、情味盎然。北京儿歌《天上星啦斗》：“天上星啦斗，/地下
鸡啦狗，/园里葱啦韭，/塘里鱼啦藕”。语气助词“啦”不仅起到
了连接并列事物的作用，也使整首儿歌念诵起来轻快雀跃，俏
皮活泼；天上地下，园里塘里，看似无稽絮语，实则蕴含了一种
高级的儿歌趣味美学。

一百多年前，北京大学《歌谣》周刊将民间歌谣包括民间
儿歌纳入了现代学术视野，不仅实现了传统儿歌的保存和现
代激活，也直接推动了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运动。从此，在传
统儿歌得到搜集、整理、传播的同时，创作儿歌也得到了重视

和发展。现代以降，儿歌成了一种自觉的文体，由此而产生的
大量创作儿歌为儿童尤其是幼儿提供了重要的阅读资源。

与源自民间集体创作的“传统儿歌”不同，“创作儿歌”是
由儿歌作家专为孩子创作的作品。它是一种自觉的儿歌文体，
是儿歌创作者儿歌素养和创作能力、艺术追求的体现。我们来
看谢采筏的《洋葱》：“好笑好笑，脱衣睡觉。/脱了八套，还有八
套。/脱了半天，还没脱掉。”简朴而不乏幽默感的文字形象地
勾勒出洋葱的外形特征，取材自然，行文轻灵，节奏明快，情趣
盎然，颇得谜语类传统儿歌的神韵。张春明的《雾》只有十二个
字：“雾又大/雾又白/像布帘/掀不开”。作品把“雾”比作“布”，
符合儿童具象化的认知特点；连用两个“又”字，不仅起到了强
调的作用，突出了“雾”的浓密与洁白，还让句式显得整齐对
称，念诵起来朗朗上口，富于韵律感；“掀不开”是作品的点睛
之笔，赋予了“雾”以重量感和实体感，也使静态景物有了动态
之感。

再比如薛卫民的《春天来，雁打头》：“春天来，雁打头，/冬
雪化，冰水流。/鸭鹅天上瞅一瞅，/摇摇摆摆河里走。//春天
来，风打头，/摇着树，赶着牛。/耕田耕到西山口，/小孩送饭领
条狗。”这首创作儿歌在声韵、语言等的运用上均体现出与传
统歌谣的异曲同工之妙。除了节律分明的歌行和整齐有致的
韵脚外，其质木无文、不事雕琢的白描语言，以及朴素而充满
生气的民间日常生活感觉，让我们体味到一种趣味盎然、浑然
天成的审美意趣。

传统儿歌艺术的现代运用与出新

传统儿歌在千百年创作流传的过程中，形成了诸如摇篮
歌、游戏歌、数数歌、连锁调、问答歌、颠倒歌、绕口令等许多传
统体式。如今，一些创作儿歌也会吸收、采用这些传统儿歌的
体式特点。比如，连锁调是童谣语言游戏的一种重要的形式。
它的概念可以用一根锁链的形象十分生动地表达出来。就像
锁链的每一个链环都与前后链环紧紧相连一样，连锁调的每
一个句子也与前后句子紧密相连。而它们彼此联系的方式是：
通常每一个句子末尾的一个词语，正好是下一句开头的那个
词，这样首尾相衔，直至结束。尽管人们最关注的往往是一首
连锁调中间的展开部分，但它的提头和收尾，一样体现了质朴
巧妙的审美智慧。金波的《野牵牛》：“野牵牛，爬高楼，/高楼
高，爬树梢，/树梢长，爬东墙，/东墙滑，爬篱笆，/篱笆细，不敢
爬，/躺在地上吹喇叭：/呜哇呜哇呜呜哇！”儿歌采用了连锁调
的传统歌谣形式，其歌行从“高楼”“树梢”“东墙”“篱笆”一路

“连锁”而下，其中声韵、意象、用词等，均体现出传统连锁调质
朴而活泼的美感。

在继承和发挥传统儿歌语言韵味的同时，创作儿歌还拥
有属于它自己的独特的审美趣味。与传统儿歌相比，创作儿歌
都具有自觉而明确的儿童读者意识，其内容也更注重对儿童
视角和儿童情趣的表现。徐焕云的儿歌《摘樱桃》：“樱桃树，/
弯弯腰，/樱桃熟了，/摇摇摇。//爷爷摘，/孙儿摘，/留下几颗，/
喂小鸟。”看得出，儿歌所吟唱和呈现的是童年目光里的樱桃
树、树上熟透的樱桃以及摘樱桃的欢乐。作品最末两句“留下
几颗，/喂小鸟”，更使这一童年视角以及与之相伴随的那份天
真的童年心情和情感展露无遗。

当然，我们不应凭外在的声韵形式简单理解儿歌的创作。
许多仅以儿歌的形式名义编成的韵文体作品，表面看来虽然
也有着儿歌的声韵特点，但只能算是普通的顺口溜或打油诗，
与优秀的儿歌作品相去甚远。比如《苹果》：“我是一个大苹
果，/小朋友们都爱我。/请你先去洗洗手，/要是手脏别碰我。”
虽然作者也努力让作品有趣味、有意义，可这首儿歌实际上只
是一般的顺口溜，尽管有着形式上的押韵感，但既谈不上声韵
之美，更缺乏语言、意象等的美感。真正优秀的儿歌是以天
然、清新、生动的歌谣语言来传达天真、单纯、活泼的童年情
味，它无疑要求作者拥有独特的创作天分和勤奋严谨的创作
态度。

儿歌与儿童诗既有联系又有不同

同为韵文体儿童文学的代表文体，儿歌与儿童诗既有联
系又有不同。它们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儿歌的歌行往往有着相
对齐整的结构，且都有鲜明的韵脚，即使有长短句的参差错
落，节奏韵律也是一点儿也不可草率处理的。儿童诗对诗行体
式和语言声韵的要求不像儿歌那么严格，诗行之间不拘长短
错落，韵脚的安排也无限定的规律。例如高洪波的《一首诗的
诞生》：“一条鱼/游动在水中//一朵云/飘浮在空中//一头虎/
徜徉在山岭//一穗麦/生长在田野//一首诗/正是这样诞生
着。”这首儿童诗诗行长短句式不一，韵脚也并不规律，但作品
有一个很巧妙的结构。它让我们仿佛觉得，一首诗不是冥思苦
想字斟句酌写出来的，而是从世界和人间的各种意象里，自然
而然地流泻出来的。诗的最后一段，既可以理解为对“鱼”“云”

“虎”“麦”等意象本身所具有的诗意的点明，也可以看作是对
全诗写作过程的一种揭示。这样，一首语言简洁的诗歌，也一
下子显得丰润起来了。

另有一些儿童诗完全不受押韵的形式约束，而是以自由
的诗行书写童年生活和感觉的意趣。比如谢武彰的《没穿衣服
的相片》：“相簿上贴着一张/我小时候拍的/没穿衣服的相片/
爸爸一翻到这里/就看看我，笑一笑/哇！光着身体/真不好意思/

脸热热的/一直急着要爸爸/快点儿翻过去/快点儿翻过去。”作
品刻画了一个孩子的日常生活形象，其语言也符合孩子的口语
表达特点，白话式的错落诗行烘托出童年絮叨的口吻，全诗也
没有可以确认的统一韵脚。显然，它的长处不在于诗行形式上
的节奏感或韵律感，而在于一种真实、天真的童年生活韵味的
传达。在这里，情感的韵律比声音的韵律更为重要。

当代题材与儿歌的文学特性要融为一体

对于当代儿歌来说，作家们必然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创
作课题，即如何在尊重和把握儿歌文学特性的前提下，在创作
中注入当代生活的气息和元素。

我以为，把当代题材引入儿歌创作中也许并不难，难的是
如何把当代生活元素与儿歌古老、天籁般的文学特性融为一
体。在这方面，许多当代儿歌创作者都曾进行过尝试。不过，与
那些趣味纯粹、浑然天成的传统儿歌作品比较起来，一些在内
容上试图与当代生活和世界建立紧密联系的当代儿歌，在儿
歌艺术的纯粹性和文学水准方面，可能就要稍逊一筹了。譬
如，一位在儿歌创作上很有成就也是我的忘年交的当代儿歌
作家，曾写下过许多优秀的、经典的儿歌作品，也试图创作一些
表现当代生活内容的儿歌作品，如《罂粟花》：“罂粟花，红艳
艳，/美女蛇，怪好看。/制成鸦片海洛因，/世上头号大坏蛋，/永
远别和它见面。”又如《何首乌》：“何首乌，何首乌，/白发老翁头
转乌。/中华医学就是好，/你说玄乎不玄乎！”很显然，作者的创
作意图值得肯定，但在儿歌的文学呈现方面，这些作品多少还
是显得有些勉强。

这说明，把当代生活元素和题材纳入儿歌创作，创造出富
有时代感的儿歌精品，让古老的儿歌焕发新时代的光彩，让今
天的孩子们仍然能够品味、迷恋儿歌的文学之美，对于我们来
说，都还需要做出不断的探索和努力。

［作者系鲁东大学儿童文学研究院名誉院长、当代儿童文
学创作研究中心（浙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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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为的《樱桃，慢慢红了》有一种近乎
极度的淡然。作者使用淡然的语调，用最
轻的声音讲话，娓娓地说着。家常，平和，
没有修饰性。阅读这样的文字，仿若在阅
读一条缓缓的水流。

在故事性上，贾为做得更为淡然。故
事的核心只有一个老人、几只雀儿，奶奶
和雀儿没有童话式的交流，甚至也没有冲
突——本来，冲突是应该有的，奶奶想留
红透的樱桃给自己的孩子吃，雀儿同样想
啄到樱桃给自己的孩子吃，可是，奶奶的
孩子们没有来。没有来，奶奶与雀儿之间
的可能冲突也就没有了，她甚至乐得雀儿
多吃一些。在人物关系上，贾为同样有意
地淡然，做到了“极简”：她没有提及邻里，
也没有提及自己的孩子是男是女，在什么
地方做着怎样的工作，她让奶奶想着的

“我的孩子”几乎是个没有面孔的虚词，可
能是离开家乡的任何人。在意韵上，作品
同样是淡然的，是没有渲染性的，甚至有
意地不做起伏，只有洇散出去的淡淡回
声……然而，作品也是浓郁的，是有力量
的、动人的。

这里的力量和浓郁是慢慢地、慢慢地
叠加起来、渗透出来的，甚至有意地让我

们在最初的时候根本察觉不到，或“转移”
我们的视线，让人误以为这是一本关于奶
奶和雀儿之间的故事的绘本，“盯”着雀
儿的生活去了：二月二，三月三，四月
里……我承认，自己也多少有点后知后
觉。当贾为一次次地提及“樱桃慢慢红
喽，我要给我的孩子吃”“樱桃慢慢红了，
我要给我的孩子吃”的时候，当它们悄然
形成叠加的时候，我还没能察觉力量和
浓郁的存在，直到“奶奶不挥蒲扇，擦擦
眼睛”这句话出现。

在对贾为《起飞，大鸟》的评论中，我曾
提及“情感的涡流”这个词，这里我愿意再
次提及贾为文字中的涡流感——她善于建
构那种有拉拽力量的涡流，能让你沉浸并
将自己的情感和经验一并投入进去，进而
触动泪腺。《樱桃，慢慢红了》依然如此，绘
本中的文字特别平和，不做修饰，然而我却
领受到一种汹涌，几乎要漫过头顶。贾为
的《樱桃，慢慢红了》是浓郁的、强烈的，她
用极度的淡然达到如此的浓郁，是我想象
不到的。

《樱桃，慢慢红了》，写出了独居老人
的牵挂和孤单。它没有鲜明的冲突和曲
折的故事，有的只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的平淡，是老人无法说出的自我化解——
贾为紧紧抓住了这一特点，将它变成一个
淡然的“故事”，让“故事”背后隐藏的情感
涡流得以显形。在这里，波与澜都是内化
的。二月二、三月三、端午等一个个时间节
点，在奶奶的心里都是孩子可能归家的时
刻。不过，在淡然的叙述中我们终于得知：
孩子没能回来，奶奶不挥蒲扇，擦擦眼睛。
这句平静的话里有着怎样的动魄和惊心，
当她说出“樱桃，慢慢红喽，我的孩子们不
来吃，就给雀儿们的孩子吃吧”的时候，这
个平静里蕴含着略有苍凉的、百感交集的
情绪高潮……

作品点到即止，恰到好处，让我想起史
铁生的某些文字，叙述者的不动声色和内
在情感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就是这样
的文字，让我们的心动了一下，再动一下，
不断地被打动和感动。因为其中，有着那
么浓郁的爱和悲悯。

这是关于奶奶的故事，更是关于孩子
的：未曾在这里出现的孩子和孩子们可能
会多想一下，可能会在他们的心里埋下一
颗樱桃的种子。

（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河
北省作协副主席）

极简的深情 无声的情感蓄积
——读《樱桃，慢慢红了》

□李 浩

《樱桃，慢慢红了》插图，赵欣玲绘，海燕出版社，2025年11月


